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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音扬正气，廉韵润三川。为加强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洁良好

氛围，即日起，本版开设《周口廉洁故事》栏

目。通过一段段真挚的文字、一帧帧温暖的影

像、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集中展示“一地一品一

特色”廉洁文化建设成果，传播廉洁好声音，释

放廉洁正能量。愿《周口廉洁故事》能成为您

身边一位温润的益友，在您心中生根发芽、抽

枝散叶，静默而有力地滋养您生命的底色，沉

淀为三川大地的厚重风尚。

吉鸿昌：铁马廉风铸忠魂
冯艳

“ 恨 不 抗 日 死 ，留 作 今 日
羞 。 国 破 尚 如 此 ，我 何 惜 此
头？”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将军
纪念馆内，这字字千钧的绝笔
诗，不仅镌刻着英雄的爱国赤
诚，更藏着穿越百年的廉洁密
码。“清正刚直、一心为民”的吉
鸿昌精神，恰是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最生动的红色教材。

1895 年，吉鸿昌出生于扶沟
县吕潭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
幼与父亲相依为命。吉父为人
豁达，性格豪爽，治家颇严，常常
教导吉鸿昌“人穷志不穷”。这
句朴素的教诲，如同种子般在吉
鸿昌心中扎根，既要守住做人的
骨气，更要心怀家国的大义。正
是这种醇厚的家风滋养，让他从
小便埋下了“为国为民”的初心，
也为他后来“清廉为官、铁血报
国”的人生轨迹，刻下了最初的
精神烙印。

1920 年 5 月，吉鸿昌回家探
望重病的父亲。吉父在病榻之
上语重心长地说：“当官要清白
廉 政 ，多 为 天 下 穷 人 着 想 ，作
（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如
警 钟 长 鸣 ，让 吉 鸿 昌 刻 骨 铭
心。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也为
了勉励部下，他亲手将“作官即
不许发财”七个字题写在瓷碗
上，专门烧制了数百个，分发给

身 边 的 官 兵 。 在 那 个 军 阀 割
据、贪腐成风的年代，这一只只
瓷碗，如同一股清流，冲刷着浊
乱的风气；这一句句训诫，更成
了吉鸿昌为官带兵的“铁律”，
他从不侵占军饷，不搜刮民财，
甚至常自掏腰包补贴部下、救
济百姓。

“作官即不许发财”，从来
不是吉鸿昌挂在嘴边的口号，
而是融入日常的行动。在领兵
驻守期间，他始终牢记“当兵救
国、为民造福”的初衷：看到驻
地道路泥泞、河堤失修，便亲自
带领士兵挑土铺路、修坝防洪，
让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见到乡
村孩童无学可上，便省吃俭用，
拿出自己的俸禄创办学校，聘
请先生，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
读书识字；得知当地有巨匪横
行 、欺 压 百 姓 ，他 不 顾 个 人 安
危，亲自率军清剿，一举歼灭匪
患，为地方除暴安良。无论是
修路筑坝的“实”，还是办学育
才的“情”，亦或是除暴安良的

“勇”，都藏着他对百姓的牵挂，
他 始 终 把 群 众 的 冷 暖 放 在 心
上，用一件件实事，践行着“为
官为民”的承诺。

1934 年 11 月 9 日，吉鸿昌不
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威逼
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又施以酷

刑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痛
斥敌人的卖国行径，坚守着抗日
救国的信仰。11月 24日，蒋介石
下令将其杀害，年仅 39岁的吉鸿
昌，从容走向刑场。生命的最后
时刻，吉鸿昌写下三封绝笔信，
在给夫人的信中，他叮嘱“要教
育子女，继承我的遗志，为民族
解放而奋斗”；给兄弟的信里，他
交代“家乡的学校要好好办下
去，让更多孩子读书”；给朋友的
信中，他强调“孝廉传家，不可忘
本”。从“人穷志不穷”的家风传
承，到“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廉政

坚守，再到“毁家纾难、以身殉
国”的爱国担当，吉鸿昌将军用
短短 39 年的人生，将“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
写进了每一个行动里，谱成了一
曲穿越时空的英雄壮歌。

吉鸿昌将军的铁马廉风，不
是尘封的历史，而是照鉴当下的
明镜。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中，他的故事提醒着每一位党员
干部：廉洁是立身之基、从政之
本，更是为民之要。唯有守牢廉
洁底线、践行为民初心，才能不
负历史、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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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宋福星 摄

世 人 皆 知 孟 母 三 迁 、岳 母
刺字，却少有人知，中国历史上
有一位母亲同时培养了两位大
哲学家——她就是二程的母亲
侯氏。如果说二程兄弟日后创
立洛学、传承道统的功业是思
想史上的巍巍丰碑，那么侯氏
便是这丰碑之下极深沉、坚实
的基石。今天，就让我们先来
认识这位了不起的母亲，探寻
她那不凡的学识与人格魅力。

侯氏出身书香世家，父亲侯
道济是进士出身。侯氏自幼聪
悟过人，博览经史，尤善思辨。
幼时父亲与她谈论政事，她的
见解每每切中要害，令侯道济
常 常 既 惊 叹 又 惋 惜 ，感 叹 道 ：

“恨汝非男儿！”言下之意是，若
侯氏是男儿身，凭此才识气度，
必有一番大作为。这份深厚的
家学渊源，为侯氏奠定了远超
当时一般女性的学识根基。十
九岁时，侯氏嫁给了小自己两
岁的程珦。她嫁入程家后，事
无巨细，皆以恭顺谨慎为先，对

上恭敬，对下宽和，处理家事井
井有条，深得丈夫的信任与敬
重。程珦性情刚直，为官清正，
常有公务缠身，家中教养子女
的重任，几乎全落在了侯氏的
肩上。而她也以自己一生的智
慧与品格，完美地承担起了这
份责任。

侯氏生育了六个儿子，仅程
颢、程颐兄弟二人存活；四个女
儿中也只有两位长大成人。她
深知，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
若失了分寸，便成了害。在她
看来，父母留给子女最宝贵的
遗产，不是家财万贯，而是端正
的品性与立身的德行。因此，
侯氏从不溺爱孩子，只要儿子
犯 有 过 错 ，她 绝 不 掩 饰 隐 瞒 。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二程小的
时候，走路有时摔倒了，家人生
怕他们受惊啼哭，忙要上前扶
起或抱住，侯氏肯定会斥责说：

“要是慢慢走，怎么会跌倒呢？”
吃饭时，如果家人给他们喂精
心调制的羹食，侯氏总是制止

说：“小时候就寻求满足欲望，
长大了又当如何？”对于女儿，
侯氏常用东汉班昭的《女诫》一
书来进行教育。她不仅严格要
求子女，还以身作则，通过自己
的言行来影响他们。

侯氏治家宽厚平等。家中
仆人犯错，她不许子女呵斥，说
人虽分贵贱，但人格是平等的。
她常教导家人，见人好要当自己
好一样学习，爱惜他人财物要像
爱惜自己的一样。程家一度仕
途不顺、收入骤减，她精打细算，
带着全家渡过难关。邻里之间，
她以诚待人，曾把难相处的租户
感化得温顺知礼。

她性格沉稳，遇事不慌。小
女儿走失，众人都只顾哭喊，她
冷静说，能找到就找，哭有什么
用。她不信鬼神，住所闹怪事，
家人害怕，她只说天热而已，后
来怪事也自然消失了。

她看人很准。乡里有 神 童
出名，众人追捧，她说此人难成
大 器 ，后 来 那 人 果 然 获 罪 罢

官。二程小时候，她曾在书帖
上分别写下“殿前及第”和“处
士”，后来程颢考中进士，程颐
终身未仕、以布衣讲学，全应了
母亲当年的判断。

她喜好读书，但很少写诗，
大多失传。读史书时，看到奸
邪之事就愤慨，看到忠义之士
就敬慕。

四十九岁那年，她随丈夫在
岭南时染病，北归途中病重去
世。临终前正值寒食节，她特意
嘱咐程颐替她祭拜外祖父母，说
今年还能吩咐，明年自己就不在
了。侯氏至死不忘孝道。

侯氏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
以严格而不失宽厚的家教，把
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影响后世千
年的大思想家。那么，这位既
通诗书又明大义的母亲，究竟
是如何将两个幼子，一步步引
向圣贤之路的呢？下一期我们
接着讲。

（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理
学宗师的家国情怀：大儒二程》）

书香润德
——程母侯氏的大家风范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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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门有棘，斧以斯之。
夫也不良，国人知之。
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解析]

《墓门》短短数行，表面是在谴
责一个“不良”之人，但细品之下，
诗中的锋芒却分明直指更深远的
忧患与警示。若将它置于周口这
片古老土地上细细解读，便更能感
知到其中蕴含的沉重深意。

周口大地，自古便是陈楚文化
交汇的沃土。这里的百姓最懂得
土地的语言，也最知晓草木生长的
道理。诗的开篇“墓门有棘，斧以
斯之”的意象便充满了乡土气息。
荆棘丛生，阻塞道路，在周口田间
地头，谁家没遇见过这等情形？人
们会毫不犹豫拿起斧头砍去这些
碍事的杂树。这种“斧以斯之”的
果决，正是周口农人面对生活阻
碍时的本能反应。诗中以此起
兴，巧妙地将“不良”之人比作了
这必须清除的恶木荆棘——他对
社会的危害，就如同田埂上的荆
棘阻碍庄稼生长一般直观、一样
令人无法容忍。

“夫也不良，国人知之。”这直
白的指斥，带着周口人特有的耿
直。在周口，人们最敬重的是踏
实肯干、正直无私的人；最厌恶
的便是那些心思不正、行事卑劣
之徒。诗中对“不良”者的点名
道姓，没有丝毫含蓄与回避，其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周口方言里
至今保留着对“不良”行为的强

烈贬斥词汇，这种鲜明的爱憎感，
正与诗中“国人知之”的坦荡揭露
一脉相承。

“知而不已，谁昔然矣。”这是
诗中最为沉重的叩问。当“不良”
的行为已经路人皆知，却依然得
不到遏制，甚至愈演愈烈时，人们
痛心疾首地追问：究竟是从何时
起，事情竟堕落至此？这声追问，
在周口历史上并非空谷足音。想
想陈胜吴广那“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的怒吼，正是对秦末苛政积重
难返的愤怒与绝望。这声“谁昔
然矣”，是警钟，是对社会病灶未
能及时根除的深深忧虑。

结尾“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更显悲凉。即便是那被认为不祥
的鸮鸟（猫头鹰），此刻也仿佛在嘲
弄：警告的声音你们置若罔闻，如
今陷入困境才想起当初的忠告？
这何尝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这
让我们联想到老子《道德经》中“民
不畏威，则大威至”的告诫——当
人们对于小的警示麻木不仁时，
大的灾祸便悄然临近了。

《墓门》的锋芒穿越千年，依
然锋利。它早已超越了单纯对某
位“不良”者的斥责，它是一面映
照社会病症的镜子，是敲响在古
老陈地上的警世洪钟。诗中那必
须砍伐的荆棘、那被国人皆知的

“不良”、那痛彻心扉的“谁昔然
矣”、那充满讽刺的“颠倒思予”，
无不凝聚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生
存智慧：积弊不除，贻害无穷；防
微杜渐，方得久安。

（本文选自冯剑星、朱震昊
主编的《诗词里的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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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周口

诗经·陈风·墓门
佚名

掰掰手指算算，我离开周口已经有些年
头了。依稀还记得沙颍河，沙颍河的晨雾总
比闹钟先唤醒黎明。七岁那年攥着妈妈的
衣角踩过关帝庙的青石板，砖缝里嵌着的青
苔沾湿了布鞋，胡辣汤的浓香从巷口漫来，
混着河面水汽钻进鼻腔，这是我与周口最初
的相逢。我像一粒种子落进温润的泥土，在
岁月里悄悄扎根。

那时的国槐街还藏在时光深处 ，老槐
树的枝丫斜斜探过青砖黛瓦，把阳光筛成
细 碎 的 金 斑 。 妈 妈 常 带 我 去 街 口 的 老 铺
子 买 水 煎 包 ，铁 皮 锅 滋 滋 作 响 ，油 星 子 在
热气里跳跃，掌柜的吆喝声裹着面香穿透
街巷。

沙颍河是周口的血脉，我喜欢爷爷带着
我去沙颍河旁溜达，听爷爷讲周家口漕运的
往事，那些帆影点点、商船云集的岁月，顺着
河水淌进我的记忆，让这座城有了厚重的底
色。如今，当晚风掠过河面，我仍能听见时光
深处的号子声，在新修的双廊亭下轻轻回响。

成长的岁月里，周口在悄然蜕变，却从
未弄丢骨子里的烟火气。近些年我回老家
时看到，老旧小区的坑洼路变成了平整的
沥青道，杂乱的管线藏了起来，崭新的健身
器 材 旁 ，妈 妈 和 老 邻 居 们 的 笑 声 依 旧 爽
朗。曾经狭窄的街巷拓宽了，青砖黛瓦间
嵌进了国潮店铺，剧本杀的灯光与非遗展
演的锣鼓声遥相呼应，关帝老街在“修旧如
旧 ”的 匠 心 里 ，既 留 住 了 古 味 ，又 添 了 新
韵 。 我 总 爱 在 傍 晚 漫 步 荷 花 渡 ，“ 闹 市 轮
蹄”诉说着往昔繁华，漕运文化主题酒吧的
歌声与街头小吃的香气缠绕，老人们坐在
连廊下闲谈，年轻人举着相机打卡，新旧时
光在此刻温柔相拥。最动人的变迁，总是
藏在烟火日常的细节里。冬日的清晨，集
中供热的暖流漫过房间，取代了旧时的煤
炉；窗外的街头游园里，晨练的人们迎着阳
光舒展身体，“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景
致，让宜居的暖意渗进生活的每一处。而国
槐街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只是树下多了
休憩的长椅，那些老旧物件组成的微景观，
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让乡愁有了安
放的角落。

如 今 再 踏过关帝庙的青石板，胡辣汤的香气依旧熟悉，只是身
边的人换了模样，城市的轮廓愈发清晰。沙颍河的流水载着岁月奔
涌，见证着周口从漕运古镇到港口新城的蜕变。我渐渐明白了，周
口的成长与我的成长早已交织在一起，那些老街的烟火、河水的涟
漪、城市的新颜，都成了我生命里的印记。每次回去给爷爷扫墓，
周 口 这 个 承 载 了 我 小
半 辈 子 的 地 方 都 会 有
新 的 变 化 ，唯 独 不 变
的 ，是我第一次进城时
的印象。


